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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档案内容看大生纱厂的崛起之路
□朱江 朱慧

近代掘港的海鲜餐馆
□程太和

如皋沙沈两家的
四代姻缘

□彭伟

张謇与汪树堂
□王士明

大生沪所还是张謇创办的其他企业，乃至张謇倡导和投资的教育和慈善机构的孵化器，
渐渐由大生纱厂的驻沪办事机构，逐渐成为兼理大生系统其他企业在上海业务的总代理。

掘港本港海鲜历来有名，无论是农贸市场，还是餐馆酒楼，
海鲜都是最大卖点。

清末至民国时期，掘港镇先后有中华园、中华春、第一楼、
丁普照、悦来园、清园、广雅楼、高俊记、四季春、双凤园、王正
记等18家海鲜酒楼餐馆。其中，百年老店鑫记第一楼海鲜餐
馆，前身为云程阁，乃清同治年间邑人高氏创建，宣统元年
（1909）迁址，店号更名为“第一楼”。高氏祖传烹调手艺，在传
承维扬菜风味的基础上，又着重在海鲜菜的制作上大力创新，
其名菜有：鸡包鱼翅、鸡粥海参、清汤鱼翅等，加上服务上乘，
故生意兴隆，久盛不衰。其正厅西侧楼上有3间雅座，悬挂掘
港名人叶石芗（烈士叶邦谨的祖父）所书对联：“上市鲥鱼鲜竹
笋，出蒸螃蟹嫩如姜”。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代表韩念龙在
此设宴招待国共谈判3人执行小组。解放战争期间，梁灵光设
宴招待宾客，在第一楼叫菜12桌，均以海鲜为主，一时传为佳
话。中华园、中华春海鲜餐馆，厨师烹饪水平都很高，是掘港
海鲜正宗本帮菜老字号，制作整桌海鲜宴席颇有名气。海鲜
桌菜按等级分为鱼翅菜、鱼皮菜、海参菜等等。家有喜事，或
亲朋贵客莅临，人们都喜欢到中华园或中华春叫桌海鲜菜宴
请客人。另外还有悦来园、清园、广雅楼、四季春、双凤园等海
鲜餐馆，店主都极善经营，生意红火。“丁普照”既是海鲜餐馆，
也卖点心，所制作的蟹黄包儿，是掘港城乡的传统点心，从选
料、发面、调馅到笼蒸都有独到之处，用料讲究、厨艺精湛，成
为掘港一绝。其蟹黄包儿具有皮薄、馅多、含汤、鲜嫩之特点，
颇受群众喜爱。“丁普照”闻名掘港城乡，其所在的地点后也因
其名声更名为“丁普照巷”。

道光老师、白蒲沈岐，不仅是沙元炳曾祖沙菊潭的朋友，还
是亲人。他为沙菊潭写序，述及沙菊潭“为家密山叔祖快婿”。
笔者翻阅所存白蒲《沈氏宗谱》：沙菊潭的老丈人为沈焜，原名
珖，字玉光，号密山，生于乾隆戊午年（1738），卒于嘉庆戊寅年
（1818），生女二，次女适清拔贡生青阳县教谕沙增龄。

沙沈通婚后，又有沈岐、沙菊潭的互相推崇，日后两家姻缘
不断，且与沙元炳先生关系密切。又据《沈氏宗谱》《江苏如皋
沙氏一世祖礼九公系历代祖先生卒年代及祖茔情况表》记载：
沙菊潭、沈夫人（1775—1843）合葬于白蒲河东姚家园。沙元炳
祖父沙晴溆（1798—1873，又作沙情溆）的夫人沈氏（1799—
1848）还娶自白蒲，两人合葬于白蒲河东王家香店。家谱有录：
沈澧，字荣川，号禹东，沈焜长子，生于乾隆癸未年，卒于咸丰丙
辰年，生女二，次女适清太常寺博士沙鸿钧，即沙晴溆。仅此两
代，沈沙姻缘密切：沙菊潭、沙晴溆两位父子的老丈人正是沈
焜、沈澧父子。

世代联姻，还影响到沙元炳的婚姻。沙元炳共娶五位妻
妾，其中原配沈静宜（1865—1899）又来自白蒲沈氏。沙元炳曾
于《唐姬墓志铭》提及：元炳生35岁，元室沈夫人殁。家谱又有
沙元炳老丈人的详细记载：沈钟庆，字吉甫，号茂卿，时敏（沈澧
二子）三子，清贡生候选州同例封宣德郎，原配沙氏太常士博士
鸿钧公女清分安人。两人生有两个女儿，次女适如邑翰林院编
修沙元炳。沈澧之子沈时敏又娶沙晴溆女儿，此为沙沈两家第
三代姻缘。沙元炳又娶沈时敏女儿，此为两家第四代姻缘。

沙元炳未给沈静宜作传，甚是遗憾。事实上，他对沈家不
错，曾为白蒲《沈书轩居士》作传。此文录入《志颐堂诗文集》，
也算为沙沈两氏情缘，画上圆满的句号。

1933年磨头小学概述
□白本

如皋县磨头小学创建于1913年。1933年建校20周年之
际，相关教育人士前往如皋诸校考察，撰有《如皋县教育特殊观
察报告·县立磨头小学》。磨头小学时名如皋县立磨头小学，总
体教学状况良好，据此报告，概述如下：

全校校务分为总务、教务、生活指导三部分。总务部举办文
艺活动，很有成绩。学生成立相关自治会，展开课外活动，学校
有巡察团给与监督、指导。

软件方面，师资充足，讲授有术。石来宗校长教授四年级政
治课，讲解清晰，发问扼要，多数学生能够回答问题。石希岳老
师教授三年级书法课，详于指导，勤于巡视。吴冰一老师教授幼
一合级国语，尽管学生众多，秩序稍乱，但是讲课方法值得肯
定。陈怀政老师教授六年级国语，启发问答，效果不错。他上课
讲述清晰，精力充沛，提高儿童听课的注意力，获得考察人员的
嘉许。周念慈老师教授二年级国语，方法多变，有问有答，激发
孩童听课兴趣，也获得考察人员的赞许。朱恒基教授五年级国
语，让孩子一段一段阅读解释，互相指订，效果不差。

硬件方面，校舍宽敞，器械不足。学校教室适合学生使用，
不过寝室不够，采用叠床，引起学生生活不便。校园与农场面积
都不够大，应当扩充，才可指导学生劳作。全校设备简单，教具
不足，尤其缺少运动用品、标本仪器。图书馆藏书七八百册，未
能充分使用，需要购置新书，按时开放，鼓励孩子多读多看书
籍。游艺室更是毫无设备，缺乏娱乐器具，需要购入，丰富学生
的休闲生活。

若论成绩，全校只有初级学生程度欠佳，有待进一步培养，
中年级、高年级学生成绩大多尚可。

大生初期档案形成于大生纱厂初创
时期，是大生沪所在经营活动中积累的
原始文献。20世纪50年代初从上海运
至大生纱厂，1962年入藏南通市档案
馆，终于结束漂泊的生涯，并从企业的资
产转化为整个社会的记忆。大生初期档
案共205卷，均为纸质，包括手稿、账册、
地图、印刷品等。内容可以分为9个方
面，即大生纱厂的股份制运作、厂房的建
造、机器的安装、投资经营、物料的购买、
轮船航线的运行、大生沪所的设立与运
行、大生分厂的建立以及对于教育和慈
善事业的捐助。这些是大生纱厂早期经
营管理的记载和体现。

大生纱厂是张謇事业的起点。大生
纱厂是张謇兴办的最早的现代企业，是
张謇早期现代化实践的开端，也是近代
南通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标志

之一。大生纱厂在1899年开车之后连年
盈利，向社会展示了财富增值的一种方式，
由此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者参与南通的实业
发展。同时，大生纱厂的成功使得张謇声
誉日隆，有助于其能够按照自己的规划系
统地经营实业，在此基础上捐资教育和慈
善事业。张謇1911年3月31日在通海垦
牧公司第一次股东会上的演说的最后一段
话，完整地表达了充分借助股份制的集资
机制，服务于他的远大志向：“凡鄙人之为
是不惮烦者，欲使所营有利，副各股东营业
之心，而即借各股东资本之力，以成鄙人建
设一新世界雏形之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
自治之耻，虽牛马于社会而不辞也。”

股份制是大生纱厂创办初期主要的特
征。股份制运作是大生纱厂原始资金的源
泉，根据《大生系统企业史》的分析，大生纱厂
原始资本445100两，其中商股195100两，

官股250000两。官股由官机折价而来，占
全部股本的56.17%。由于官府不派驻厂官
董，只需每年提取官利8厘，所以形成官商皆
大欢喜的局面。对于大生纱厂而言，解决了
集资困难的窘境，而官府则顺利处置一笔不
良资产，避免机器的继续锈腐，减少仓储和保
管费用，并通过运行实现了资本增值，况且官
府作为最大股东还不参与大生纱厂的日常经
营，可谓皆大欢喜。官机入股大生纱厂是政
商互动、相互协助的范例。

大生初期档案截止时间定为1907年，
是因为1907年是大生纱厂召开第一次股
东会议的时间。1904年，《钦定大清商律》
（包括《商人通例》和《公司律》）颁布。大生
纱厂于 1905 年根据《公司律》在商部注
册。1907年8月31日至9月1日大生纱厂
召开第一次股东会议，根据《公司律》对于
股份有限公司运行的规定，修订大生纱厂
的管理制度，涉及选举权和表决权、利润分
配、对外投资等，大生纱厂的股份制经营走
向规范，因此1907年标志着大生纱厂初创
时期的结束。大生纱厂的生产一直延续至
今，发展为现在的江苏大生集团有限公司，
棉纺织业依旧是其核心产业。

股份制运行下的大生纱厂，是南通与

上海两地生产要素相结合的产物。大生纱
厂地处南通城西北的唐家闸，除了用地之
外，企业设立所需要的资金、设备、燃料、人
才等等，几乎空白。恰恰在一江之隔的上
海这个大码头，拥有全部机器大生产必备
的生产要素。张謇从创业伊始就设立大生
沪所，成为整合两地资源的枢纽机构。
1896年的大生上海公所设立，为筹办中的
大生纱厂募集资金、运送官机、购置机器和
物料、与上海道署和江海关联系、物色技术
人员，使得来自上海的先进生产力迅速转
移到毫无工业基础的南通，为大生纱厂的
成功建成和顺利开车立下汗马功劳。

大生沪所还是张謇创办的其他企业，
乃至张謇倡导和投资的教育和慈善机构的
孵化器。大生系统的很多单位，如通海垦
牧公司、大达轮步公司、大生分厂等，都是
依托大生纱厂的资金带动滚动发展起来
的，也依靠沪所筹措资金和购买物料。沪
所也由大生纱厂的驻沪办事机构，逐渐成
为兼理大生系统其他企业在上海的业务的
总代理。这种作用甚至拓展到南通之外，
沪所还协助和支持了震旦学院、江西瓷业
公司、镇江大照电灯公司等单位。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淮海实业银行信底，原
件藏南通市档案馆。

原南通大生纱厂总办理处楼厅壁间有
四幅“厂儆图”，分别为《鹤芝变相》《桂杏空
心》《水草藏毒》《幼小垂涎》，且各有寓意，反
映了大生纱厂创业之艰辛，图上有张謇题
记，以示儆诫。其中的《水草藏毒》就是指原
通州知州汪树堂、师爷黄阶平，在张謇创办
大生纱厂时，处处作弄、为难张謇的事。

张謇创办大生纱厂，募股极其困难，求
援于张之洞，告急于刘坤一这两位总督，都
爱莫能助。正如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
生传记》中所述：“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
三月到二十五年（1899），这四年间，我父
奔走南京、湖北、通、沪各处，白天谈论、写
信、筹划得手口不停，夜间又苦心焦思，翻
来覆去，寝不安枕。官绅的接洽说话，一天
几变，捉摸不定。上面的总督虽然赞助，而

底下的官员没有一个不拆台，旁人也没有
一个不是看好看。”张謇急得要辞去不干，
刘坤一才饬令通州知州、海门同知协募。
通州知州汪树堂，正为张謇支持商民请撤
销税卡巡船，打断财路而暗地怀恨，此刻是
一心对他冷淡。不过既奉上司之命协助，
不得不表面敷衍。经他的绍兴师爷黄阶平
设计，协助办法是出示谕董，签役四出，结
果是股本没有募到成数，早使殷富们鸡飞
狗叫起来。迫使张謇不得不赶忙止住。而
汪树堂则早作了一番反宣传。

1899年，大生纱厂开车了，每天收花需
现金一万余元，而股本全盘用罄，资金周转，
全靠借债度日。张謇不得已又去哀求刘坤
一，请电饬通海地方官筹画六万千，指明请
将存典公款转存纱厂。这只是转手之劳，并

不难办，因为通州存典公款就不止八万千。
可汪树堂仍然拖延搪塞，一面禀复允筹，一
面交城董议筹。召集了一批对张的反对者，
更阴毒的是将允筹的一万，指定了移动供津
贴秀才、举人应乡、会试用的宾兴公车两项
的一万余千，对刘坤一禀复筹有的款，对张
謇则说尚未筹有的款，对绅士们说是张謇要
求移借此两项专款。这一来，顿时掀起不小
的风波，那伙城董们，根本没有听说过状元
办纱厂，看见州官推托，也就推回到州官身
上。至于秀才举人们关系切身利益，更怕

“鱼落猫儿口，钱落穷人手”。于是便有人出
面反对，那就是以坏秀才出名的白镜铭，公
然在三城门贴上揭贴，约期开明伦堂大会，
反对移借宾兴公车存典公款。又用着他同
族的一个老副贡带头，全县通学三百多个秀

才的姓名，并递公廪，经由城董转呈汪树
堂。黄阶平看到禀稿，认为不合，私下退回
去改。经一改再改，还是由他代拟照抄后再
送进去。结果大家都想不到汪树堂悬牌批
示，竟然严厉申斥，说他们“不合违抗宪令，
阻挠地方大利”。同时汪又密禀刘坤一说

“张謇办纱厂，不洽舆情。”秀才举人以及城
董都料不到来这一手，于是因上当而恼怒，
转过来写匿名信给张謇通消息，而刘坤一又
把汪的密禀交给张謇看，要张当心。事情被
拆穿了，汪不得不弄个台阶下，这才通知纱
厂沈敬夫具领状，拨公款一万，指定还期一
年。张謇当时想拒绝不领，无奈正值周转为
难，又碍着刘坤一的面子，只好忍着气领了
来。这便是“水草藏毒图”的由来，所谓水
草，即指汪树堂、黄阶平二人也。

如皋刘兰卿故居点滴追忆
□陈正言

刘兰卿故居为如皋市不可移动文物、
历史建筑，笔者童年至青年时期曾在此居
住20余年，对它较为熟悉，现略作追忆。

刘兰卿是民国如皋的风云人物，中过
晚清秀才，做过师爷，担任过如皋商会会
长，是大富户。据老人说，他对人和气，扶
危济困，说话一言九鼎。但解放前夕下落
不明，有说死于战火，有说去了台湾，说法
不一，反正人再也没有回来过，家中只有刘
夫人和一个女儿。

刘兰卿故居位于如城东北隅的大刘巷
北段，东边即水绘园，西边还有一个小刘
巷，大刘巷、小刘巷这样的巷名，是因为这
两个巷子的房子绝大部分属于刘家私产，
故名。“文革”中分别改名为新生路2巷、3
巷，“文革”后又改回原名。

该故居实际上分为前院和后院两部分
（前院现定为“如皋市一般不可移动文
物”），属晚清的建筑风格，两个院子由前院
的房子自然隔开，概括起来说，前院宽敞，
后院逼仄。民国时期刘兰卿一家居住于前
院，后院为刘兰卿家的仆人居住。前院房
屋高大，青砖小瓦，据说当年建筑时，砖与
砖之间的黏合均是用石灰加糯米汁，坚固

美观，至今仍保持当年的模样。大门气派，
门槛很高，叫“如意门”，门两边还有两个石
碑，石碑侧面下方刻的好似站立的凤凰，上
方是一只飞鸟，二鸟相对，至今栩栩如生；
正面原是刻的一个官员人物，“文革”中被
凿，留下凿痕，至今基本仍保持原样。门后
有一个很大的门堂。院内三间七架梁正房
和堂屋，每个正房都有近30平方米，堂屋
则更大。坐北朝南，堂屋是高大的隔扇门，
两个房间均是天花地板。东房的东边还连
着一个小套房，套房前有一个小天井，可谓
别有洞天，一般人是不得进去的。另外东
西两边还有厢房，东边厢房三间，西边厢房
两间，厢房的高度比正房矮一些，西厢房南
边是大门堂，北边有一个大厨房与后院厨
房相连。正房和厢房之间围着一个很大的
天井，青砖铺地，栽了花草。我们搬来时，
刘夫人并不在此居住，故居当时是姓白的
一族三家居住，共用一个大厨房，也是向刘
家租的。因为当时刘家的人已经很少了，
刘夫人等则搬到大院的东边的另一个小点
的院落，所以50年代至70年代当地习惯
把故居称为白家大院。由于院子大，白家
的人又多，加上后来又搬进另外两家，还常

常聚集许多小孩玩耍，一片喧闹，有点相当
于一个大杂院。后院房屋低矮，大门也较
矮小，为两套各三间五架梁小屋，东边一
套，西边一套，建筑上比较简陋，天井狭长，
后院小套共六小间房，其长度仅相当于前
院三大间房的长度。每套各有一个小厨
房，两套之间有一个小院墙隔开。

1956年，我随父母从南门益人桥迁至
后院东边一小套居住。搬家时就听说这是
刘家的房产，民国初年建造。前院是大刘
巷8号，后院是9号。由于前院房屋高大，
前院与后院距离很短，后院长年阳光稀少，
屋内潮湿，冬季寒冷，夏季闷热，下雨时还
有漏雨现象，后越演越烈，虽多次拾漏补
瓦，但仅有短暂效果。一家五口住着，很拥
挤，“碰屁股不转弯”。我们家一直想搬走，
但因找不到房源而作罢。

我家租的是东边的小三间带一个小
厨房和一个小天井，使用面积约30多平
方米，房租每月3元，定时缴纳。西边的
小三间租客姓王。初搬来时，房主是刘兰
卿夫人，和一个女儿居住，女儿当时也只
有十多岁。有一次我和母亲一起去缴房
费，刘夫人迎出来，态度和蔼，让座，倒茶，

非常热情，还寒暄了几句，没有一点架
子。记得刘夫人中等身材，面色较黑，已
显老态，看上去大约50多岁，听说有病，
平时说话很少，穿着朴素，不大与外人接
触。当时风传刘兰卿去了台湾，已经不在
人世，刘家对此保持沉默。刘夫人当时没
有工作，主要靠房租维持生活，由于两个
巷子出租的房屋较多，收入还是可观的，
生活不成问题。刘夫人的私房在1958年
房屋改造时全部变为房管所的公房。房
屋改造后，刘夫人收入减少，好像曾在某
镇办工厂打过工，但不久患病，“文革”中
去世。刘夫人的女儿，叫刘素秋，60年代
入赘一个女婿，两人均是工人，育有一儿
一女，现在大概都已经80岁左右了，儿子
是企业家，女儿于80年代上过某军医学
校，毕业后做护士。

目前故居里已经人烟稀少，原居民中
老一辈都已逝去，解放后出生的小辈们全
部搬走，前后院长年都空着，但还算是公
房，有时还被转租他人居住。前院虽然已
有百年历史，但至今外观保存完好，只是由
于多家居住，内部设施已有所改建。后院
经近期修缮，还保持着原样。


